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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8日，小朱
逊和朱鼎龙出现在今年央视
3·15组委会成立大会暨新

闻发布会上。
主持人夏丹响亮的声音

响起：年年 3·15晚会都不

同，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事件……但是，今年的
3·15晚会还要走上一个相同
的人物、熟悉的面孔，他就是
小朱逊的爸爸朱鼎龙。

当夏丹问朱逊：现在能

够听到我们说话是吗？朱逊
很快就回答：“叔叔、阿姨
好。”现场观众掌声雷动，热
泪盈眶。
“那一天，我在后台很是

激动，眼泪根本止不住，非常
感谢大家，正是因为2003年
那次晚会过后，收到了数以百

万的捐款，有了那么多帮助，
朱逊才有了今天。”朱鼎龙
说，朱鼎龙介绍说，朱逊在
2004年 2月 18日在北京市

同仁医院做了手术，由于他错
过了最佳时期，导致了他的康

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所以他
留在了北京的康复中心，今年
2月份他进入了北京市海淀
区红旗小学读三年级。

今年寒假过后，朱逊是2

月28日离开扬州的。在扬州
火车站，已经上车的小朱逊
隔着车窗玻璃，举起了手中
的手机。朱鼎龙看到手机上
清楚地写着“我喜欢我的爸
爸”，接下来，朱逊又打出了
一排字：“我要听爸爸的

话！”火车开动了，当朱鼎龙
看不到朱逊身影的时候，却
收到了小朱逊的短信，内容
是：“爸爸，我要努力学习！”
“我看到这条短信后，忍

不住泪如雨下，我便把它一
直保存在手机上。”说这话

时，朱鼎龙哽咽了。
朱逊案件代理人丁强律

师说，2003年 9月 1日，我
国第一部全国性《法律援助
条例》正式实施之际，经律
师代理执行，小朱逊案赔偿款
全部到位。后小朱逊在北京同
仁医院植入人工耳蜗，又进入
康复中心接受培训，终于回到

了阔别8年之久的有声世界
……朱逊案，八年纷争，见证
并经历了我国医疗损害赔偿
处理机制及适用法律的几次
重大变革。

朱鼎龙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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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见到朱鼎龙时，他
正在一家餐厅陪出版社的编

辑吃饭，朴素的穿着，有些憔
悴的表情，最显眼的就是胸
前佩戴着一枚3·15的徽章，

而在拍照时他也有意突出这
个标记，对于3·15，这个朴实
的汉子有着特殊的感情。

昨日，朱鼎龙带着记者

在扬州市新华书店签售他的
新书《官司》。书店还特意放
置了一台大彩电播放关于朱
鼎龙带着儿子维权的事迹和
艰难生活记录。

下午1时52分，央视经

济频道特地在 3·15特别节
目中播放了长达15分钟的专

题片，全面介绍了朱逊药物致
聋、8年维权、赢得社会关爱、
安装耳蜗、康复训练、进入普
通小学读书的过程。

当电视播放为朱逊制作

的儿歌《我想听到》时，看着儿
子朱逊揪着耳朵痛苦挣扎的镜
头，这位维权硬汉眼睛湿润了，

在场的读者也为之动容。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朱

鼎龙已经将自己的全部稿费
捐献给 3·15维权及公益事
业，同时在读者每购买一本
书时，出版社还将向公益事
业捐献 1元钱。朱鼎龙还
说，这次出书就是希望给更
多的维权者以启示和希望，

希望能够激励他们，维权最
大的痛苦就是看不到希望。

朱鼎龙说，虽然那些经
历是痛苦的，并且自己也不
愿意再去经历甚至回忆和提
起，但是看到很多人维权遭
遇尴尬和失败，自己很是感

同身受，总希望能够给予别
人一些帮助，所以才下决心
亲自写这本书。
《官司》一书的内容来

源于朱鼎龙超百万字的日
记，成稿时 50万字，最终修
改成30万字纪实作品，“每

一行字都是真实的，每个段
落都是活生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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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鼎龙最早写的一
篇日记。朱鼎龙每天用日记写

下他的期盼、他的努力，还有
他对儿子那份深沉的父爱。而
儿子遭遇的那场飞来横祸仅
仅起因于一次小小的感冒。

1995年 6月 10日，2
岁的儿子朱逊因轻微咳嗽到
运西卫生院就诊，接诊医生

让护士给小朱逊打了一针 8
万单位的庆大霉素。从那以
后，朱鼎龙发现原来活泼的
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说话的
语调也浑浊不清。

朱鼎龙带着儿子到扬州
市最好的医院进行了检查，一

个可怕的事实摆在父亲的面
前：庆大霉素导致药物性耳
聋。听到这个消息，70多岁的
爷爷吐血不止，住进了医院。

朱鼎龙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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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地往返法

院、聋哑学校，多少趟、多少
公里，父亲已经记不住了，只
有那厚厚的上百万字的日记
本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在
煎熬和等待中，儿子长大了，
10岁的他仍然只会叫喊爸
爸这两个字。而让爸爸最为

揪心的是，在无数个漫长的
夜晚，他时常看到孩子从噩
梦中惊醒，甚至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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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至今，朱鼎龙

一共写下了 2800多篇日
记，共 120余万字，堆起来
足有一人多高。

�

y

*+!,-"#./0

4

¤

123456 #.70

“1998年6月 15日，我
顿时眼前发黑，如五雷轰顶，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

……” 从 1995年 12月 22
日申请县级医疗 鉴 定 到
1998年 6月 15日拿到江苏
省卫生厅的省级鉴定报告，
朱鼎龙苦苦地等待了近 3年
时间，而结果依然是“不构成
医疗事故”。

朱鼎龙在 2000年 6月
1日，向邗江区人民法院提
起了诉讼。而这时朱逊已经
7岁了，该上小学的时候却
还只有 1岁婴儿的语言能
力。无奈之下，朱鼎龙将儿子

送进了扬州市聋哑学校。
每次送朱逊上学，朱鼎

龙总是这样紧紧地拽住儿

子的手，由于听不见汽车的
喇叭声，每次过马路对小朱

逊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冒
险。在陪伴儿子一天天长大

中，朱鼎龙也一直骑着家里
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不停地
奔走。

2001年2月23日，邗江
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本案
属于医疗意外，驳回诉讼请
求。朱鼎龙怎么也接受不了

这就是 6年苦苦期盼换来的
结果。

在上诉的同时，朱鼎龙
还向许多医学和法学专家寻
求帮助，这上百张的特快专
递票据单记录下了朱鼎龙那
不灭的信念。

2000年3月四川省中江
县人民法院首次用司法鉴定
否定了医疗鉴定，在社会上
产生了极大反响。

2002年 12月 27日，是

朱鼎龙难以忘怀的日子。
2002年12月27日，扬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作出判
决，撤销邗江区法院一审判

决，判定朱逊胜诉。判决称，
运西卫生院的医疗行为与朱
逊注射庆大霉素耳聋存在因
果关系，故应对朱逊药物致
聋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
任，同时邗江卫生局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受害者朱逊获

赔 36万元。
“当时很多人庆祝我

们，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
多么兴奋的事情，维权成
本和经历远远大于赔偿数
额，更遗憾的是，孩子一辈

子的疾痛是花多少钱都无
法弥补的，就算是给 3600
万，我也不愿意遭遇这样
的维权。”

朱鼎龙带着儿子维权
的经历真正闻名全国还是
缘于 2003年央视“3·15晚

会”，当时在直播现场，他
的故事感动了天下父母，创
下了电视传媒最短时间最
多人数参与捐助的历史纪
录，第二天就收到 300多万
元捐款，央视有六个频道十
几次关注了他和他的儿子

小朱逊。
当时在央视 “3·15”晚

会上，以朱鼎龙记录了 8年
的120万字的《爱的呼唤》
日记为引子，讲述了他为儿
子维权的漫漫历程。当王小

丫问是什么力量支撑了他长
达8年的维权路时，现场的
朱鼎龙不禁泪如雨下地说：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1999年 1月 29日，朱

鼎龙见到了当时国家卫生部
部长，“那天有知情人告诉我

部长要来扬州，并告诉我住
在哪家宾馆，当天早晨 7点
多，我见到了部长，单腿跪
地，递上一个装满材料的大
信封，眼泪直流，说不出话
来，部长收下信封，看了材
料，让我坐下来。

后来，朱鼎龙又多次给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写
信，希望法院能够给予立
案，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
最终鉴定没有确定属于医
疗事故，法院一般不予受
理立案。

1999年 5月 11日，事
情出现了转机，邗江法院收
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
的信，一条崭新的维权通道
被顺利开启，朱鼎龙父子试

图通过医疗鉴定讨回公道的
努力失败后，终于再次拿起

了法律武器。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

望，根据当时的《医疗事故处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朱鼎龙
决定向国家卫生部申请复
议。他先后两次致函卫生部。
但得到的却是一封卫生部不

受理此类投诉的复函。在万
般无奈之下，朱鼎龙决定状
告国家卫生部不作为，并寄
出了起诉状，但是一直没有
得到任何消息。

朱鼎龙说他最忘不了的
人是富有正义感的仪征市政

协委员陈宝璋，他是位医生，
他在报纸上公开撰文批驳省
级医疗鉴定。陈宝璋说：“按
理我应该为医生辩护，但人
是要有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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